研究元剧体制者，大都会注意到元剧楔子，四折一楔子乃是人们关于元剧体制的一般认识。孙楷第、郑振铎、徐扶明诸前辈于元剧楔子先有论列［1］，但于楔子之指义、使用、演唱、功用等问题的探讨似仍有余义。故今乃以数月之力，重作考索，成就此文。所凭籍文献主要是现存元刊、明刊或明抄元人杂剧本，包括元刊杂剧的汇编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、明李开先嘉靖年间刻本《改定元贤传奇》、明新安徐氏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覆刻本《古名家杂剧》、明息机子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编刻的《杂剧选》、明黄正位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编刻的《阳春奏》、明臧懋循万历四十三和四十四年（1615、1616）编刻的《元曲选》、明赵琦美万历年间辑校的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、明万历、天启年间顾曲斋刊本《古杂剧》、明万历、天启年间陈氏继志斋刊本《元明杂剧》。有关元剧楔子的探讨，实涉及元剧创作、演出、流传等诸多方面问题，而相关史料多匮乏。今日有关元剧楔子的探讨，不得不以学理弥补直接史料之不足，故名曰“推考”。
楔子之指义
 

楔子，本指木工楔入木器缝隙中，使之更为严密坚固的木片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云：“    也。从木，契声。”段玉裁《注》云：“木工于枘凿相入处，有不固则斫木札楔入之，谓之   。” 段注于楔子本义解释甚明，唯后世所用“楔子”并不限于木器“枘凿相入处”，凡有填补弥缝之用的木制物，皆可谓之楔子。唐卢言《卢氏杂说》曾记载一位专为唐宫廷中做䭔子的能手，书中述及其造䭔子时云：
要大台盘一支，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、炭火，好麻油一二斗、南枣烂面少许。给事素精于饮馔，归宅便令排比。仍垂帘，家口同观之。至日初出，果秉简而入。坐饮茶一瓯，便起出厅，脱衫靴带、小帽子，青半肩。三幅袴，花襜袜肚，锦臂鞴。遂四面看台盘，有不平处，以一楔填之，候其平正，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，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，银箆子、银笊篱各一。候油煎热，于盒中取䭔子豏。以手于烂面中团之，五指间各有面透出，以箆子刮却，便置䭔子于铛中。候熟。以笟篱漉出，以新汲水中良久。郄投油铛中，三五沸取出。抛台盘上，旋转不定，以太圆故也。其味脆美不可名状。［2］
这位造䭔子手主要是用“楔子”垫平台盘。唐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载一游僧善用“楔子”扶正楼阁：
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坠，计其扶荐之功，当用钱数千贯。有游僧曰不足劳人，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。寺主从之，僧每食毕，辄持楔数十，执柯登阁，敲椓其间，未逾月，阁桂悉正。［3］
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则载一医师用“楔子”取矢镞事：
（高）开道有矢镞在颊，召医出之。医曰镞深不可出，开道怒斩之。别召一医，曰出之恐痛，又斩之。更召一医，医曰可出。乃凿其骨，置楔其间，骨裂寸余，竟出其镞。开道奏妓进膳不辍。［4］
   按，这位受医治的高开道系隋末名将，其事应可信。以上三例提到的“楔子”，已非“楔子”本义，皆就其填补、镶嵌之用为言。更引申之，我们可以说，凡是使主体结构愈加紧凑或严密的填充物，皆可谓之楔子。楔子的使用都是主体结构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，再于细处有所填充。这也就是说，相对事物的主体结构或框架而言，楔子总是后补的，前者的客观存在是后者产生的前提。理解这一点，对于我们理解元剧楔子至关重要。
元剧所述故事有长有短，但通用四套北曲。每“折”宾白可多可少，而套曲则必不可少。可见四套曲为元剧的主体结构，元剧的故事叙述都是在套曲的组合、制约中完成的［5］，元剧家（或应称为元曲家）写作杂剧，主要是制作四套北曲。至于宾白则可多可少，可有可无，故可由伶人以套曲为依托灵活穿插。
元剧之主体既为四套北曲，联系楔子的本义，我们可以说，元剧楔子的产生应是作家在完成四套北曲后，另有补充，故被称为“楔子”。制作杂剧在元曲作家观念中，主要是制套曲，故这个“楔子”也应主要就曲而言。
郑振铎、徐扶明等前辈在论及元剧“楔子”时，都认为“楔子”乃是“折”之外的叙事结构单位，包括曲、白。从《元曲选》等明本杂剧一般标示看，“楔子”确实既包括一两支单曲（以【赏花时】、【端正好】为最常见），也包括科白。但若纯从叙事角度看，“楔子”当然可以有白无曲（因为元剧的叙事主要由科白承担），而从《元曲选》等明刊杂剧或明钞杂剧来看，凡标为“楔子”者，科白可多可少，而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则必不可少。可见，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曲为楔子之根本，不可或缺。
元刊杂剧之外，现存最早的北杂剧刊本为明周宪王朱有燉（1379－1439）在永乐、宣德、正统年间陆续刊刻的三十一种杂剧。朱有燉杂剧凡用到楔子都是在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曲之上标“楔子”二字，朱氏所谓“楔子”显然不含科白。
臧懋循《元曲选》的通例是四“折”之外再标“楔子”，“楔子”包括曲、白，而《改定元贤传奇》、《古名家杂剧》、《古杂剧》、《杂剧选》等明刊杂剧及脉望馆钞本杂剧楔子的标示常常与《元曲选》显示的通例明显有异。《元曲选》之外的明刊本常在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曲下标“楔子”二字。如《改定元贤传奇》本《青衫泪》在第二折内【端正好】曲下标“楔子”二字，《古名家杂剧》本、《古杂剧》本同；《古名家杂剧》本《岳阳楼》剧分四折，其第三折内【赏花时】一曲下标“楔子”二字；《古名家杂剧》本《误入桃源》也是在第一折内的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曲下标“楔子”。这种标示都说明，“楔子”仅就曲而言，不包括【赏花时】或【端正好】前后的科白。
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成书于元（周德清《后序》作于元泰定甲子年（1324），《中原音韵》一书列举“乐府共三百三十五章”，【仙吕】四十二章中有【端正好】一调，并在其下标明“楔儿”。［6］明初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引无名氏《拂尘子》杂剧【端正好】一曲下，亦标“楔儿”二字。［7］
孙楷第先生述及元剧楔子尝云：“楔子属曲，与宾白无涉”。［8］元剧既以曲体结构为根本，其“楔子”自然亦主要就曲而言。更联系上诸种现象，我们认为，孙楷第先生的结论可成定谳，“楔子”之指义乃为【赏花时】、【端正好】等套曲之外的支曲，不含其前后的科白。今人对元剧“楔子”的误解主要源于《元曲选》等明刊或明钞元人杂剧的标示所致。
